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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化模仿社会实验:

生活方式体验类真人秀的功能表达和效果实现
梅笑冰

摘 要: 与强调选手间竞争性关系和游戏环节设置的流行歌舞选秀不同，近期热播的亲子类节目也是一

个舶来品种，隶属于生活方式体验秀，是侧重对被挑选主人公新环境下现实生活进行表现式纪录的事实性娱

乐节目。因为具有明显的纪实色彩，被称为创构式纪录片; 因为致力于改变被挑选主人公的生活情境以验证

节目方预测，被称为社会实验性节目; 在验证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主流健康的先行主题，承担社会责任和

教化功能; 同时，对体验者、体验环境、体验过程的呈现方式设定标准，制造娱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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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者近年来多次严格规范相亲、歌唱舞蹈等才艺选秀的背景下，近期，“爸爸去哪儿”、“爸爸回
来了”等亲子秀和“我是歌手”、“花儿与少年”等明星秀在各卫视密集播出，这些真人秀突破传统娱乐
节目的题材领域，节目制作和宣传中刻意强调传统伦理和亲情友情，细致入微地再现核心主人公在规定情

境中的日常言行和交往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纪实特色。在类型归属上，它们隶属于一个来源古老、争议巨
大、样本稀少的传统真人秀类型: 生活方式体验秀。

一、生活方式体验秀在真人秀发展之树上的位置
真人秀全称为 “流行的真实电视娱乐节目”，［1］源自纪录片，是传统纪录片于上世纪 80 年代适应媒

介环境，在媒介产业市场化、管制解除和技术进步压力下，与流行娱乐节目融合而成的杂交变种。一
方面，通过时空限定、规则制约、奖惩激励等途径，真人秀激发快感和观众注意，以获得娱乐效果和
商业利益; 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传统纪录片试图通过真实纪录而对社会生活观察、见证、
思考、批判甚至修补、实验、重塑的企图。目标差异，导致真人秀形成侧重游戏与侧重纪录两种发展
方向。
游戏竞赛类真人秀 ( Game Show或 gamedoc) 重视与现实日常生活相对隔绝独立情境下的游戏规则设

计、严密程序安排和固定模式延续，强调选手的志愿参与、低门槛进入、数量大、才艺优、有梦想，鼓励
选手间激烈竞争对抗，侧重表现程序过程中逐渐被凸显的核心选手的戏剧性变化。在 2013 年亲子和明星
体验秀播出之前，国内真人秀几乎全部归属此类。
纪录片式的真人秀又名现实生活类真人秀或创构 /建构式纪录片 ( Constructed Documentaries 或 docush-

ow) 。节目慎重挑选并劝服少量而固定的核心志愿者，置之于相对开放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设置任务，观
察、纪录任务完成全过程，以遵循日常生活逻辑的情感波动、言行反应、性格特色展现以及主体间互动关
系为纪录重点。主要包括三个子类型: 纪实偷拍秀，生活技能秀，生活方式体验秀或称社会实验性节目，
以上提到亲子秀和明星秀就隶属于此第三个子类型。
当然，在典型游戏秀与纪录秀的中间地带，许多节目兼顾游戏和纪录。如人际关系考验秀 “老大哥”

( Endemol) 、“完美假期” ( 湖南经视) ，约会秀“不见不散” ( 江苏卫视) 等。
作为侧重纪录的现实生活秀之子类型的生活方式体验秀，是对被挑选少数主人公个体，在被安排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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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情境中，心理体验过程的纪录和展示。体验者的言行和心理，需要节目方等待、捕捉、纪录并予以引导
或解释，拍摄纪录等待的过程漫长，后期剪辑加工解释又容易产生歧义并引发争议，节目娱乐效果的实现

依赖观众主动发现参与，并耐心等待体验过程的缓慢酝酿发酵; 节目制作难度大，风险高，效果不直接可

见，因此国内外体验秀的数量都很少。① 2013 年末这轮亲子和明星体验秀的播出，填补和丰富了国内真
人秀类型领域，在各种竞赛秀重复建设、观众审美疲劳后，以不一样的功能追求和节目设置拓展了观
众对真人秀的期待视野。

二、体验秀的社会实验色彩
体验秀全称为 “生活方式体验类真人秀 ( Lifestyle Show) ”，［2］节目建立在对主人公生活方式的类型

化判断和假设之上。即在节目内容模式上，首先假定主人公之前的生活方式存在某种不同程度的物质
或精神缺憾，如贫穷或残疾等缺陷导致的生活困境，事业学业之失败，厌学、厌家，人际交往障碍，
与人生意义价值缺失伴随的无力和迷惘，甚至是对现有日常生活因习惯而生出的麻木、厌倦和疏离。
体验秀以对以上缺憾的证明、确定和强调开端，把改变以上缺憾塑造成为主人公志愿参加的动机，同
时也是节目制作的切入口和贯彻主题。节目方通过人为改变和限定生活环境、条件和关系人，促成志
愿主人公的个人体验，激发并纪录主人公在言、行、思、情各方面的反应和变化，最终见证其可预期
的改变，在此戏剧化改变过程中捕捉娱乐价值。
体验秀的节目设计思路为提出假设—创造情境—验证假设—得出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由节

目方设计主持的一项社会实验: 节目方 ( 实验设计者) 预先假设主人公 ( 实验对象和主体 ) 在新环境

下 ( 实验情境) 改变的方向和程度，设计刺激因素 ( 自变量) ，以引发主人公的反应 ( 因变量) ，纪录

反应和变化 ( 实验过程) ，印证节目方和观众对于主人公改变的预期 ( 获得实验结果) 。在此种意义上，

体验秀又被称为 “社会实验性节目”。
探究源头，“实验法的思想根植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是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揭示变量之

间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适合测量短时间范围内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特征”。［3］实验法在社会
人文学科的广泛应用，显示出现代人对自身及其所居于其中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可被分解、建构并理解、
掌握的一种自信。亲子体验秀模仿社会实验，遵循假设—实验—求证的节目设计理念，这直接决定，节
目方必须对主人公及其现实生活进行明确的价值判断、道德评价，并由此制造争议话题，实现舆论方
向引导。即相比较于真人秀其他子类型的强调竞赛和游戏元素，实验性节目在本性上强调的是态度选
择和社会担当，它继承了真人秀古老而纯正的血统，在源起上，作为 “纪录片部门的创意，源自对某
种人生困境的觉察并试图探讨解决的途径”，［4］隐喻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

三、体验秀在模仿社会实验过程中的娱乐化倾向
但体验秀绝非真正的社会实验，在实验对象获取、信息告知和隐私权益保护、实验条件控制、变量

限制、变量数量设置方面、在实验结果推导过程的严谨性和可重复验证性方面，二者差异巨大。在商
业、管理等压力下，体验秀节目方严格自律，以吸引最大多数受众为原则，健康向上的主题先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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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体验秀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案例稀少，2013 年前节目案例主要有三类: 其一，妻子交换体验: 2003 年英国 Channel 4，
2004 年美国 ABC、FOX，分别播出主妇交换秀，2012 年 FOX 推出升级版“名人换妻”。韩国 MBC2008 年开始播出“我们结婚了”，
让明星假想体验婚姻生活。同年齐鲁台制作城乡互换的“交换主妇”。其二，亲子体验: 国内始于 2005 年北京青少频道“相约新家
庭”。湖南卫视 2006 年起至今断续播出“生活角色互换节目 变形计”。2012 年江苏卫视“花样年华”城市女孩穷困生活体验。2003
年起深圳卫视“饭没了秀之宝贝赖上大明星”。2013 年陕西卫视父子沟通秀“好爸爸坏爸爸”。其三，企业高低职位互换体验: 2010
年 CBS“卧底老板”。2013 年江苏卫视，商界精英为了“蓝天碧水间”生态环保主题而体验基层创业。2013 年后体验秀案例集中在
两个领域，一是，亲子体验秀: 青海卫视“老爸老妈看我的”，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浙江卫视“星星知我心”、“人生第一次”、
“爸爸回来了”等。二是，明星体验秀: “星跳水立方”、“中国星跳跃”、“我是歌手”、“花儿与少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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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地设计、再现、解释和引导实验过程，印证预设。体验秀对社会实验的娱乐化模仿和改造主要体
现在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体验主体的选择标准，第二，控制体验过程记录中的多义性和导向性; 第

三，设计和控制体验情境。
( 一) 从青少年、边缘人到儿童、娱乐明星: 体验主体类型及其问题
在实验对象的选择方面，真正的社会实验强调在实验任务目标范围内随机获取以防止偏差，保证

实验结果普遍有效。
传统体验秀倾向于挑选边缘人物以获得关注度和争议性。 “变形记”、 “相约新家庭”、 “花样年

华”、“好爸爸坏爸爸”是国内比较有代表性、形态较为成熟的生活角色互换秀，互换反方常被标签为
网瘾、厌学、暴力、拜物、叛逆、交往困难、问题少年、富家子女，正方则是家境贫困、封闭、苦难、
善良。节目方刻意强调两层巨大反差以获得戏剧性: 互换前的生活境遇和状态反差，互换前后的改变
对比反差。
年龄方面，选择处于青春叛逆迷惘期的少年、青年为主要主人公，置之于传统核心家庭中，重点纪

录其与家长辈交往过程中的冲突和妥协; 节目的主题目标设定为让边缘人回归主流，帮助青春期青少

年成长成熟而实现社会化。
但在传统体验秀的实际操作中，选择边缘的叛逆青少年作为实验主人公，往往引发巨大的社会争

议，让节目方陷入无法避免的道德困境，损害播出平台的公益形象，这也是长久以来国内体验秀节目

案例稀少的主要原因。如制作规律上要求强调变形前后巨大反差，为此，节目强行闯入并破坏主人公
旧有的生存境遇，拉其进入幻境般富足奢靡的城市风景或奇观式的贫困境遇，导致体验者价值观念和

情绪的剧烈波动和重新审定。为平息争议，树立正面形象，节目方一方面宣称提供心理、情感和实际
生活援助; 另一方面，竭力引导观众正面的理解方向，感受人间温暖，修复家庭和社会关系，恢复信

心，相信善意，回归主流意识形态。
近期体验秀找到规避以上风险的捷径，全面替换体验者类型，压低体验主人公年龄层次，同时修改

边缘人为主流人群以至于娱乐明星，如 “爸爸去哪儿”、“星星知我心”、“人生第一次”、“老爸老妈看
我的”、“爸爸回来了”等亲子体验秀。节目方重点表现学前儿童甚至婴儿的天真可爱，父母教养中的
小问题、小烦恼，利用观众对星爸星妈的追星和好奇心理，制造轻松愉悦的观看感受，借此规避贫富、
城乡等社会差异和争议话题，绕开传统体验秀无法回避的现实生活中荆棘一面。
同理，英美的争议家庭 “换妻秀”变为 “名人换妻秀”，韩国婚姻体验秀 “我们结婚了”等节目，

也同样走明星体验路线。某种程度上，演艺明星体验 “跳水秀”，成名已久歌星重新体验歌唱比赛竞
争，重回 “我是歌手”初衷，商界大腕重新体验创业秀 “赢在中国蓝天碧水间”，明星姐弟自助远行秀
“花儿与少年”等，都致力于挑选明星为主人公，在新情境、新领域中体验新任务。节目方通过有意识
地把传统体验秀的生活困境和现实任务，替换为明星体验秀的游戏困境和节目任务，以此排除争议和

道德风险。同时改变体验志愿者类型和选择标准，修改关注重心，专注娱乐。近来节目观众、媒介和
研究者的主流意见，认同此类亲子和明星体验秀的所谓 “成功”，可以看作以上替换和修改策略之取得
成效的标志。当然，节目方与明星父母的薪酬关系及对学前儿童权益的影响，仍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炸弹。
( 二) 多义性和导向性: 对体验过程的纪录和加工

真正的实验法是假设和验证变量间可被量化的因果关系，自变量和因变量数量少而固定。
体验秀节目方往往大肆宣扬对体验过程的忠实纪录，号称 “观察式纪录片”。但后者采纳低介入的

创作手法，其基本原则是 “避免用预设的观念或宣传目的来审视素材，让素材成为观点的影像例证，
而是通过发掘素材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让纷乱、琐碎、司空见惯的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蕴含的意义、故
事甚至戏剧性自动凸显，并据此作为逻辑线索审视和选择素材”。［5］与之不同，体验秀变量笼统，主题
先行，节目方主导实验方向、寻找和制造证据，证明节目设计，一般思路为: 挑战任务，共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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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美好，验证 “温暖、健康、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 陕西卫视频道副总监郑毅谈 “好爸爸坏爸爸”
节目诉求) 。如 “变形记”、“花样年华”节目方化身 “我们”，用第一人称解说者身份直白地表达对体
验主人公言行情思的预测、评价; 甚至编导入画直接指导体验者。 “爸爸去哪儿”、 “爸爸回来了”、
“花儿与少年”通过后期剪辑、字幕、配乐方式引导观感。“我们结婚了”设置演播室嘉宾作示范观众。
“老爸老妈看我的”中有一个人称混乱的童声心理独白者。
虽然节目方表露出控制节目方向的强烈意愿，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成功，但体验秀对纪实性拍

摄表现手段的倚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实验性节目或多或少保留了多义性。尤其近年来欧美体验秀明
显趋向于减少主观性影响因素，如解说、字幕、配乐、剪辑中的对比和联想暗示，更重视通过任务设
置、流程安排实现间接控制，多采纳现场追述等方式强化纪实性，引导观众关注内容本身，尽量保持
节目内涵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如 “卧底老板”用表面借口 “纪录片小组想要拍摄一名文员如何应付体
力工作”骗过大多数被拍摄者，获得比较真实自然的当事人表现。“名人换妻”、韩国版 “爸爸我们去
哪儿”弱化外在物质条件差异，侧重展示不同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对比变化。用主人公名字命名的“杰
德·古迪秀” ( 维珍集团生活频道 Living TV) 实拍罹患癌症的体验主人公真正的婚礼和葬礼秀，让真人
秀成为真正的所谓 “生活方式秀”，引发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交锋。［6］

有研究者对真人秀命名进行词根溯源，认为 “reality 更多所指的并不是 ‘真实性’，而是促使某事
发生的一种 ‘权力’”，［7］真人秀节目是商业、管理体制、流行文化、制作者和观众等各种势力进行权力
争夺和分配的场域。国内体验秀之 “秀”究竟是要侧重 “人为导演和表演”，抑或侧重 “给…看”、
“表明”、“显示”等中性含义，此种选择显示出在权力争夺中各方的立场、策略和力量。生活方式体验
秀以纪录为宗旨和表现手段，节目方作为最大权力的拥有和实施者，应该控制权力表达的方式和度量，

在事实纪录中，保护信息的完整性和多义性，留有回旋余地，追求更加丰富的收看感受和更充分的互

动性，从而吸引多层次受众群体，展开讨论和争议，尊重观众的智力和选择，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

得出主流结论，这比生硬强加的效果要更深入持久。如此形成良性循环，有助于体验秀维持其流行、
先进的节目类型状态，同时承担更多样的社会责任。
( 三) 环境控制: 节目体验情境与真实日常生活环境的交叉隔离及其意味

实验法通过设计实验过程、控制实验环境，排除干扰因素，以求获得实验对象在近似于日常生活环
境下的真实反应。
体验秀节目方与体验明星之间存在直接雇佣薪酬或间接互利合作关系 ; 因为明星档期紧张，节目

无法像低介入式纪录片，维持相对较长的拍摄周期，使拍摄对象忽略摄像机进入日常状态; 明星的工

作性质也决定了他们了解规则，在被拍摄状态下更易变通以保护自己并获得最大利益; 同等条件下，

明星家人也更善于应对节目拍摄。体验秀是娱乐节目，以娱乐性为重要原则，节目方致力于寻找、发
现在设定任务和情境下的戏剧性和故事性，在此强烈动机下，与体验者达成默契，人为增加环境干扰

因素，激发矛盾，促使冲突发生，以增加体验感受的烈度，即节目方采纳高介入式创作手法，更加精

准地进行环境控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明星旧有生活环境的剔除和重新建构，二是净空明星

体验地的自然和人际交往环境。
传统体验秀如 “变形记”，在节目模式上强调体验前后对比，以参加节目前主人公之种种顽劣不堪

对应受到节目刺激影响后的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实现体验节目的戏剧性变化。因此，会重点展示体验
者参加节目前的经过节目方浓缩和提炼的日常生活环境。与之不同，明星体验秀在节目模式上，首先，
选择直接切断与旧有正常生活间联系而进入节目拍摄状态。如 “爸爸去哪儿”，直接从打包行李出门开
始，妈妈份额极少或不出镜，过程中与妈妈无电话联系 ( 在这一点上，韩国模版节目更大程度地开放

了明星体验者的旧有生活环境，因此节目显得更加真实) 。其次，宣传节目存在的现实意义在于 “为平
日里很少有机会呆在一起的父子”制造 “拉近距离的难忘时光”。然后，通过强调爸爸的日常生活技能
差、经验少，引导、暗示、鼓励观众，去补充臆测，建立对于明星日常生活图景的想象，满足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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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和偷窥心理。再后，节目方宣称，节目所展现的、观众所看到的，就是明星的日常生活，虽然状
况迭出，但皆大欢喜。最后，进一步暗示，这种生活像你我的生活一样，琐碎辛苦但幸福满足，充满
正能量。
为了保证明星如上体验过程的正常展开，节目方刻意选择干净的具体体验场所，同时淡化体验者

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与当地居民的人际交往，即被体验环境中的当地居民无需出现，无需对话，其话语

也无需了解。“爸爸去哪儿”避开围观者众、难以控制的城市环境，挑选偏远乡村，非热门或反季节风
景名胜区; 杜绝当地少数居民的围观; 即便入住民居，也更换被褥，让屋主彻底消失; 明星儿童直接

闯入当地居民住屋，与主人对话仅限于礼貌用语; 甚至居民带有浓厚口音的答话直接以乱码式字幕形

式呈现。“花儿与少年”选择境外旅游，因为主人公外语水平大多有限，无法形成交流，即使能够交
流，也从不致力于交流。“爸爸回来了”拍摄的主要场所集中在家里、车上、宾馆房间，明星儿童与节
目外他人的交流罕见。于是，体验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奇观式的异域风光形式呈现，人文环境及日常
生活场景被刻意推远，成为刻板印象中模式化的符号群落。
节目方通过严格控制实验环境，力图给观众造成如下印象: 体验者的当下节目生活就是唯一、全部

和真实的生活，节目不是 “秀”场，而是体验主人公的生活本身。如 “爸爸去哪儿”制片人谢涤葵宣
称，“不是一个秀、不是一个 ( 娱乐) 节目，我们 90 分钟没有一分钟是经过修饰的，都是孩子们真实
的表现”; 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赞同说，“不是综艺娱乐节目，而是一档货真价实的纪实真人秀，但它
比娱乐节目更易触动观众情感和引发社会话题”，体现出 “从作秀回归到关注观众、打动观众，引发共
鸣”的电视本质。而反对的声音也异常鲜明，如 “好爸爸坏爸爸”总导演李莉评价节目为: 只去表现
“天真可爱、幸福美好”，是一种 “童话故事版的生活”。

四、结 语

长期以来，国内真人秀对国外节目模版的引进局限在歌唱、舞蹈、主持等才艺选拔和游戏竞赛领
域，忽略了真人秀在源头上与纪录片的因缘关系，以及节目关注日常生活现实，发现人生困境并试图

寻找解决途径的初衷。
新兴起的亲子和明星秀，作为侧重现实生活纪录和生活方式体验的社会实验性节目，拓展了真人

秀的题材领域、关注范围，把表现重心重新放回纷繁复杂的生活本身，节目模仿社会实验，怀抱特定预
期假设，设定假定情境，设计验证过程，进行结论推导，创构式再现体验个体的情绪心理观念和行为

转变过程。节目方艰难地寻找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担当的平衡点，试图让娱乐有教化意义，使纪实增
加故事性、趣味性，于是，每一次新节目的尝试都弥足珍贵。但是，就现有节目来看，节目往往倾向
于抓住社会实验的外形，故意修改社会实验的标准与内质，迎合娱乐需求，此种做法，降低了实验节

目范式本身潜在的社会实验、批判、警醒和矫正价值，也不利于包纳更加多元的节目内容和价值取向，
以吸引更加挑剔的结构型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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